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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北宋熙宁元年（1068），神宗重用王安石，始行新法。苏轼先后上《上神宗皇帝书》、《再上皇帝书》

等奏疏，对新法多有批评，遭到新党势力的排挤和打击。四年（1071），他乞补外任，六月，除通判杭州。

苏轼担任杭州通判近三年，与前后两任知州——沈立和陈襄关系融洽，而且勤于政事，积极参与

了知州陈襄主持的疏浚西湖六井的重要工程。事成之后，苏轼撰写《钱塘六井记》，记叙了六井的历史

由来和整治六井的过程。文章最后写道：“余以为水者，人之所甚急，而旱至于井竭，非岁之所常有

也。以其不常有而忽其所甚急，此天下之通患也，岂独水哉？”[1]早在苏轼出为杭州通判之际，好友文同

在送行诗中就劝诫他：“北客若来休问事，西湖虽好莫吟诗。”[2]可是苏轼天生不善于韬光养晦，每每通

过诗文的形式表达出对于时世的见解。在这篇《钱塘六井记》中，他强调为政之道须着眼长远、有备无

患，也借此批评当今新法推行者急功近利、不恤民生的行径。

苏轼远离波谲云诡的朝廷，来到风光旖旎的西湖之畔，自然诗兴大发，并且发出惊叹：“余杭自是

山水窟。”[3]（《将之湖州戏赠莘老》）他的《和蔡准郎中见邀游西湖三首》其一形象描绘了杭州西湖一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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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1]孔凡礼点校：《苏轼文集》卷十一，〔北京〕中华书局1986年版，第379页。以下苏轼文引皆出自此书。

[2]〔宋〕叶梦得：《石林诗话》卷中，宋百川学海本。

[3]〔清〕王文诰辑注、孔凡礼点校：《苏轼诗集》卷八，〔北京〕中华书局1982年版，第396页。以下苏轼诗引皆出自此书。

193

DOI:10.13858/j.cnki.cn32-1312/c.2016.04.026



苏轼与西湖

2016/4 江苏社会科学· ·

四季的美景：“夏潦涨湖深更幽，西风落木芙蓉秋。飞雪暗天云拂地，新蒲出水柳映洲。”无论是夏日的

幽深苍翠、秋日的金风送爽，还是冬季的云雪茫茫、春季的蒲柳新绿，统统显现出“湖上四时看不足”的

绝美之态。他在《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》其二中，既赞美朗润天色下西湖“水光潋滟”的明艳之美，又欣

赏烟雨绵绵中“山色空濛”的朦胧神韵，进而将它比作春秋时期的越国美人西施，“淡妆浓抹总相宜”，

尽显出对于西湖景致的由衷喜爱。其《次韵答马忠玉》诗称：“只有西湖似西子，故应宛转为君容。”《次

韵刘景文登介亭》诗亦云：“西湖真西子，烟树点眉目。”此喻“遂成为西湖定评”[1]，西湖即有“西子湖”的

美称。

苏轼喜欢月夜荡桨西湖，“水枕能令山俯仰，风船解与月徘徊”（《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》

其二），尽得逍遥自在的惬意和雅趣。在静谧的湖光夜色下，诗人内心充满着悠然和沉醉：“清吟杂梦

寐，得句旋已忘。尚记梨花村，依依闻暗香。”（《湖上夜归》）这样的写景诗给人以清新、恬静、雅逸的美

感。苏轼登高纵览西湖之作，则善于捕捉稍纵即逝的刹那意象，展现出气势磅礴的壮美。其《六月二

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》其一描绘夏日西湖的一场暴雨：“黑云翻墨未遮山，白雨跳珠乱入船。卷地风

来忽吹散，望湖楼下水如天。”整首诗歌急管繁弦，随笔挥洒，雨势倏然而至，戛然而止，既符合夏日阵

雨的特点，更突显出诗人洒脱奔放的个性特质。因此，林语堂在《苏东坡传》中评述道：“西湖的诗情画

意，非苏东坡的诗思不足以极其妙；苏东坡的诗思，非遇西湖的诗情画意不足尽其才。”[2]

苏轼担任杭州通判时，正值三十多岁的青壮年阶段，性情爽朗潇洒。他与杭州同僚频频相约游

湖，尽得山水风雅之趣。其《寒食未明至湖上，太守未来，两县令先在》诗开头所写“城头月落尚啼乌，

乌榜红舷早满湖。鼓吹未容迎五马，水云先已飏双凫”，既化用典故叩应诗题之意，又交代了西湖之上

游船如织的盛景。宋人袁文《甕牖闲评》卷五记载：“东坡倅钱塘日，忽刘贡父相访，因拉与同游西湖。

时二刘方在服制中。至湖心，有小舟翩然至前，一妇人甚佳，见东坡，自叙：‘少年景慕高名，以在室无

由得见，今已嫁为民妻，闻公游湖，不避罪而来，善弹筝，愿献一曲，辄求一小词以为终身之荣，可乎？’

东坡不能却，援笔而成，与之。”[3]苏轼创作的《江城子》词写道：“凤凰山下雨初晴，水风清，晚霞明。千

朵芙蓉，开过尚盈盈。何处飞来双白鹭，如有意，慕娉婷。 忽闻江上弄哀筝，苦含情，遣谁听。烟敛

云收，依约是湘灵。欲待曲终寻问取，人不见，数峰青。”[4]上片通过对眼前景象的描摹，暗示妇人风姿

绰约、情意深婉；下片描摹女子弹筝音乐的美妙动情，最后化用钱起《省试湘灵鼓瑟》中的“曲终人不

见，江上数峰青”，给人以悠远无尽的审美意韵。

他还与西湖之畔的高僧大德密切交往、常相唱和，“三百六十寺，幽寻遂穷年。所至得其妙，心知

口难传”（《怀西湖寄晁美叔同年》）。他初到杭州，却恍然觉得这里的湖山旧曾相识，因此在《和张子野

见寄三绝句》其一中慨叹：“前生我已到杭州，到处长如到旧游。”据何薳《春渚纪闻》卷六记载，苏轼曾

与参寥同游西湖寿星寺，他对参寥说：“某生平未尝至此，而眼界所视，皆若素所经历者。自此上至忏

堂，当有九十二级。”参寥立刻“遣人数之，果如其言”。苏轼不由得断言：“某前身，山中僧也。今日寺

僧，皆吾法属耳。”[5]他在《答陈师仲主簿书》中追忆道：“轼于钱塘人有何恩意，而其人至今见念，轼亦一

岁率常四五梦至西湖上，此殆世俗所谓前缘者。在杭州尝游寿星院，入门便悟曾到，能言其院后堂殿

山石处，故诗中尝有‘前生已到’之语。”苏轼刚到杭州，即前往西湖孤山寺寻访两位著名诗僧：惠勤和

[1]陈衍：《宋诗精华录》卷二，〔成都〕巴蜀书社1992年版，第217页。

[2]林语堂：《苏东坡传》，〔天津〕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，第139页。

[3]〔宋〕袁文：《甕牖闲评》卷五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，第50页。

[4]邹同庆、王宗堂：《苏轼词编年校注》，〔北京〕中华书局2002年版，第31页。以下苏轼词引皆出自此书。

[5]〔宋〕何薳：《春渚纪闻》卷六，上海书店1990年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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惠思，写下了《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》。诗作开头“天欲雪，云满湖，楼台明灭山有无”，首先渲染

出一派云遮雾绕、缥缈迷离的情状。接着“水清石出鱼可数，林深无人鸟相呼”、“出山回望云木合，但

见野鹘盘浮图”数句，描写冬日西湖清冷空寂的景象，以及孤山寺野鹘盘空的苍远意境，烘托出佛家宁

静清幽的氛围。诗人赞赏惠勤、惠思两位“道人有道山不孤”，自己于寒冬腊日与他们谈笑甚欢，大有

相见恨晚、知音难遇的慨叹。诗歌最后描写寻访归来、意犹未尽的感受：“兹游淡泊欢有馀，到家恍如

梦蘧蘧。作诗火急追亡逋，情景一失后难摹。”他要赶紧将这次奇妙的经历书写下来，挽留住难得的禅

悦之趣，得到内心无碍的欢愉自在。

苏轼通判杭州的三年时间，是一生中最惬意幸福的时期。他情不自禁地歌咏道：“未成小隐聊中

隐，可得长闲胜暂闲。我本无家更安住，故乡无此好湖山。”（《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》其五）他

在此诗中化用了白居易《中隐》诗意，流露出对白诗当中“似出复似处，非忙亦非闲”、“唯此中隐士，致

身吉且安”的人生境界的追求。苏轼诗意地栖居在西子湖畔，并愿长期留驻于此：“公卿故旧留不得，

遇所得意终年留。”（《和蔡准郎中见邀游西湖三首》其二）他从杭州离任后，诗中所写“昨夜风月清，梦

到西湖上”（《杭州故人信至齐安》）、“寄谢西湖旧风月，故应时许梦中游”（《次韵杭人裴淮甫》）等，也都

抒发了深切忆念之情。他将西湖作为安放自己疲惫灵魂的绝好的情感栖息地，赋予了既惬意畅快又

远离尘嚣的精神追求。

苏轼非常崇仰唐代曾任杭州知州的白居易，尝自称“出处依稀似乐天”（《予去杭十六年而复

来……》），其《竹阁》等诗即抒发了对白居易的思慕之情。他还对北宋初年隐居孤山的林逋再三致意，

例如《书林逋诗后》称：“先生可是绝俗人，神清骨冷无由俗。……遗篇妙字处处有，步绕西湖看不足。”

饶有趣味的是，南宋词人刘过的《沁园春》（斗酒彘肩）词为了表现自己沉迷于西湖的秀美风景，竟将白

居易、林逋、苏轼三位歌咏西湖的大家时空穿越，欢聚畅饮，其乐融融，并且分别以各自脍炙人口的诗

句讴歌山水之美。这样的写法虽然被岳珂《桯史》卷二讥谑为“白日见鬼”，却充满着浪漫主义的豪放

个性和奇思妙想。苏轼与白居易、林逋，不仅因共同歌咏西湖美景而“结缘”，更因共同追求清雅闲逸

的生活态度而达成心灵的共契。因此，后人在西湖畔为此三人专门建立“三贤祠”加以纪念。

二

元祐四年（1089）七月三日，苏轼以两浙西路兵马钤辖龙图阁学士的官衔出知杭州。他在《杭州谢

执政启》中称：“湖山如旧，鱼鸟亦怪其衰残；争讼稍稀，吏民习知其迟钝。”此番为官杭州两载的经历，

与当初担任通判三年相比，具有两个方面的鲜明差异。

首先，不同于此前仅作为知州的副手，可以有较多时间游山玩水、风雅闲适，现在作为独当一面的

地方行政长官，则要承担杭州城繁重的管理事务。上任伊始，杭州发生了连续旱灾，粮食歉收，米价飞

涨，造成严重的饥荒。苏轼及时采取措施，平抑粮价，全力救灾。次年春季，又出现流行性传染病。苏

轼心急如焚，积极招募医生和懂得医术的僧人，自己捐出治病秘方“圣散子”，治愈病人无数，还捐资创

建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所官办公益医院：安乐坊。

苏轼在杭州任上最大的政绩是兴修水利。他不仅修缮了杭州诸井，而且彻底疏浚了茅山河、盐桥

河。北宋建国后，西湖被确定为皇家的放生池，每逢旱季，湖水变浅，极易滋生葑草，造成大面积的淤

塞。苏轼当年曾经泛舟于烟波荡漾的西湖之上，如今所见早已面目全非，不由叹息道：“葑合平湖久芜

漫，人经丰岁尚凋疏。”（《去杭十五年复游西湖用欧阳察判韵》）他上书朝廷，力陈治湖的必要性和紧迫

性，在《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》中指出：“杭州之有西湖，如人之有眉目，……使杭州而无西湖，如人去其

眉目，岂复为人乎？”其《申三省起请开湖六条状》中亦云：“西湖之利，上自运河，下及民田，亿万生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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饮食所资，非止为游观之美，而近年以来，堙塞几半，水面日减，茭葑日滋，更二十年，无西湖矣。”苏轼

雷厉风行，亲自带领兵士开掘葑滩，疏浚湖底，并且用葑草和淤泥在湖中新筑一道南北走向的长堤。

苏轼对此浚湖筑堤之功颇为自豪：“我在钱塘拓湖渌，大堤士女争昌丰。六桥横绝天汉上，北山始与南

屏通。忽惊二十五万丈，老葑席卷苍云空。”（《轼在颍州，与赵德麟同治西湖，未成，改扬州，三月十六

日湖成，德麟有诗见怀，次其韵》）人们将此如长龙卧波的长堤称为“苏公堤”，后简称为“苏堤”。千百

年以来，“苏堤春晓”早已成为引人入胜的“西湖十景”之一。

浚湖工程结束后，为了保持西湖水质清澈，苏轼下令将原先的葑田改成菱荡，租给湖边农民种植，

彻底根除了葑草滋长的危害。他制定严格的管理办法，规定农民只得在易生葑草的区域内除草种菱；

为了防止种菱侵占主要的湖面，还在湖中竖立了三座小石塔作为标识，这就是后人所称的“三潭印

月”。西湖疏浚工程取得成效后，苏轼自豪地宣布：“我凿西湖还旧观，一眼已尽西南碧”（《与叶淳老、

侯敦夫、张秉道同相视新河，秉道有诗，次韵二首》其一）、“卷却西湖千顷葑，笑看鱼尾更莘莘”（《次韵

林子中见寄》）。

其次，经历了乌台诗案的沉重打击，已过知天命之年的苏轼重回杭州，不复往昔年轻气盛的倜傥

潇洒，而是流露出较为浓重的人生沧桑之感。他初抵杭州，颇有恍如隔世、浮生若梦的慨叹，其《与莫

同年雨中饮湖上》诗写道：“到处相逢是偶然，梦中相对各华颠。还来一醉西湖雨，不见跳珠十五年。”

他回顾当年“白雨跳珠乱入船”的西湖歌咏，联系自己十五年来坎坷的人生仕宦经历，抒发了霜染双

鬓、岁月蹉跎的感怀。

在此期间，他仍然不时率众游览西湖。据费衮《梁溪漫志》卷四记载，苏轼“遇游西湖，多令旌旗导

从出钱塘门，坡则自涌金门从一二老兵，泛舟绝湖而来。饭于普安院，徜徉灵隐、天竺间。以吏牍自

随，至冷泉亭则据案剖决，落笔如风雨，分争辩讼，谈笑而办。已，乃与僚吏剧饮，薄晚则乘马以归。夹

道灯火，纵观太守”。宋周淙《乾道临安志》卷二有云：“十三间楼，去钱塘门二里许。苏轼治杭日，多治

事于此。”苏轼《南歌子·杭州端午》词歌咏“山与歌眉敛，波同醉眼流。游人都上十三楼，不羡竹西歌吹

古扬州”、“谁家《水调》唱歌头，声绕碧山飞去晚云留”，描摹西湖山水灵秀如同美人的黛眉敛翠、秋波

流盼，更沉醉于此地游人如织、仙乐飘飘的潇洒风流。其《次韵曹子方运判雪中同游西湖》诗中描绘雪

中西湖美景：“云山已作歌眉浅，山下碧流清似眼。”宋人陈善在《扪虱新语》上集卷一中称其“为西子写

生也”，并说：“要识西子，但看西湖。要识西湖，但看此诗。”非但如此，他还曾公然和一群朋友携歌妓

闯进西湖之畔净慈寺大通禅师的禅堂。“大通愠形于色。公乃作《南歌子》一首，令妓歌之。大通亦为

解颐”[1]。苏轼所作的《南歌子》词表达了自己“借君拍板与门槌，我也逢场作戏莫相疑”的自由通脱、不

拘行迹的精神意趣。

不过，随着老境渐至，苏轼西湖歌咏的兴致不再如往昔狂热，而是变得越来越恬淡。他经常与西

湖周围寺庙的高僧谈禅论道，茗茶说诗，喜欢听海月大师惠辩说法，“每往见师，清坐相对，时闻一言，

则百忧冰解，形神俱泰”[2]；并与主持孤山智果精舍的老友参寥常相唱和，感受那远离尘嚣的清幽与静

谧。他的《次韵仲殊雪中游西湖二首》其二开头描摹冬日西湖的静寂景状：“宝云楼阁闹千门，林静初

无一鸟喧。……水光潋滟犹浮碧，山色空濛已敛昏。”这里的景致非复往昔对春日西湖“水光潋滟晴方

好，山色空濛雨亦奇”的热情讴歌与赞美，而是平添了万籁俱寂的闲淡与衰残。在其诗词作品中，也不

时出现“荔子已丹吾发白，犹作江南未归客”（《寄蔡子华》）、“絮飞春减不成年，老境同乘下濑船”（《次

[1]〔明〕蒋一葵：《尧山堂外纪》卷五三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。

[2]〔宋〕苏轼：《海月辩公真赞并引》，孔凡礼点校《苏轼文集》卷二二，〔北京〕中华书局1986年版，第638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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韵刘景文、周次元寒食同游西湖》）、“朱槛俯窥寒鉴，照衰颜华发”（《好事近·湖上》）之类以“老境”、“白

发”、“衰颜”自称的诗句，流露出衰残、萧瑟之意。

所以说，苏轼元祐年间为宦杭州，体现出更为务实的行政才干，造福一方，功在千秋；其赏玩西湖

的诗词作品，则展现出历经沧桑的人生感怀，以及内敛沉稳的性情特征，正如李泽厚在《美的历程》中

所言：“苏一生并未退隐，也从未真正‘归田’，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，却比前

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‘退隐’、‘归田’、‘遁世’要更深刻更沉重。”[1]

三

苏轼与“花坞苹汀，十顷波平”（欧阳修《采桑子》）的颍州（今安徽阜阳）西湖也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熙宁四年（1071），欧阳修以观文殿学士、太子少师致仕，退居颍州。他钟爱颍州西湖，经常徜徉于此。

据《正德颍州志》卷一《山川》所载，“西湖，在州西北二里，外湖长十里，广三里，相传古时水深莫测，广

袤相齐。胡金之后，黄河冲荡，湮湖之半，然而四时佳景尚在。前代名贤达士往往泛舟游玩于是。湖

南有欧阳文忠公书院基”。欧阳修先后创作了《采桑子》组词十首，歌咏颍州西湖一年四季的景物。该

年九月，苏轼自陈州至颍州，拜谒恩师欧阳修，创作了《陪欧阳公燕西湖》诗。诗歌开头四句描绘作者

陪伴恩师在西湖酣醉剧谈的情状：“谓公方壮须似雪，谓公已老光浮颊。朅来湖上饮美酒，醉后剧谈犹

激烈。”虽然欧阳修须发皆白，但是精神焕发，在西湖之上与众人酣饮剧谈，自然充满着对于朝廷得势

的王安石新党的兀傲不满。诗歌最后写道：“城上乌栖暮霭生，银釭画烛照湖明。不辞歌诗劝公饮，坐

无桓伊能抚筝。”字里行间又渗透着乐往哀来的慨叹。这是师生的最后一次见面。第二年秋天，欧阳

修便病卒于颍州。

元祐六年（1091），时任翰林学士承旨的苏轼因遭贾易的构陷、弹劾，出知颍州。他初到颍州，游览

西湖，听闻有人演唱当年恩师欧阳修填制的《木兰花令》词，当即感慨万千，步韵创作了同调词作：“霜

馀已失长淮阔，空听潺潺清颍咽。佳人犹唱醉翁词，四十三年如电抹。 草头秋露流珠滑，三五盈盈

还二八。与余同是识翁人，惟有西湖波底月。”他故地重游，面对如此静谧之景，抒发出时光流逝的悲

慨、追怀醉翁的深情。最后以景结情：“西湖波底月”，清寂幽渺，奇峭雅丽。

颍州地小官闲，政务清简，苏轼到任后，有人调侃道：“内翰只消游湖中，便可以了郡事。”秦观（一

说秦觏）也寄诗云：“十里荷花菡萏初，我公所至有西湖。欲将公事湖中了，见说官闲事亦无。”[2]《王直

方诗话》载：“杭州有西湖，而颍亦有西湖，皆为游赏之胜，而东坡连守二州。……后东坡到颍，有《谢执

政启》，亦云：‘入参两禁，每玷北扉之荣；出典二邦，辄为西湖之长。’”[3]苏轼自封为“西湖之长”，足见其

西湖游历之频繁、情意之眷恋。他在颍期间，经常“欢饮西湖晚，步转北渚长”（《小饮西湖，怀欧阳叔弼

兄弟，赠赵景贶、陈履常》），优游于湖山胜景、亭台楼阁之间；与赵令畤、陈师道等僚属过从甚密，饮酒

赋诗，其中不乏徜徉颍州西湖的闲适之咏，如“官馀闲日月，湖上好清明”（《赵德麟饯饮湖上舟中对

月》）、“公退清闲如致仕，酒馀欢适似还乡”（《臂痛谒告作三绝句示四君子》其一）等，尽显其清闲自在、

诗酒风流的悠然情态。他将对杭州西湖的优美比喻移植到这里，称道“西湖虽小亦西子，萦流作态清

而丰”（《再次韵德麟新开西湖》），展现颍州西湖清澈、灵秀的美态。

颍州西湖地势东高西低，年久失修，已日渐干涸。苏轼在担任颍州知州期间，着手动工疏浚西湖，

希望重现烟波浩淼的景象；后因改知扬州，未能亲见竣工。听说在通判赵令畤等人的督办下，西湖得

[1]李泽厚：《美的历程》，〔北京〕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，第159页。

[2]〔元〕陈秀明：《东坡诗话录》卷下，明刻本。

[3]〔宋〕胡仔：《苕溪渔隐丛话前集》卷四一，〔北京〕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，第281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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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整治，他兴奋地写诗庆贺，《再次韵德麟新开西湖》中所云“时临此水照冰雪，莫遣白发生秋风。定须却

致两黄鹄，新与上帝开濯龙”，不仅热情夸赞赵令畤的开湖之功，也抒发了自己由衷的豪迈、兴奋之情。

四

绍圣元年（1094），苏轼遭到新党打击，被谪宁远军节度副使、惠州安置。作为“不得签书公事”的

罪人，苏轼与惠州知州詹范相处融洽，先后襄助修建了东新桥、西新桥，治理了丰湖（即惠州西湖），完

成了“西湖长”的神圣使命。对此，杨万里写诗夸赞道：“三处西湖一色秋，钱塘颍水更罗浮。东坡元是

西湖长，不到罗浮便得休？”[1]（《游丰湖》）

苏轼非常喜爱惠州西湖，“尝夜起登合江楼，或与客游丰湖，入栖禅寺，叩罗浮道院，登逍遥堂，逮

晓乃归”（《江月五首引》）。然而，这里后来却成为他的伤心地。苏轼贤惠聪颖的姬妾王朝云不幸病

逝，年仅34岁。苏轼悲痛万分，写诗悼之：“伤心一念偿前债，弹指三生断后缘。”（《悼朝云》）他遵照朝

云的遗愿，将其安葬在丰湖岸边栖禅寺东南山坡上的松树林中，让礼佛多年的爱妾永远与禅寺为邻。

朝云逝后，苏轼失魂落魄，郁郁寡欢，其《丙子重九二首》其一写道：“西湖不欲往，暮（一作墓）树号寒

鸦。”暮色之中寒鸦盘旋，发出喑哑凄厉的啼鸣，如此凄迷冷寂的意境越发令人黯然神伤。惠州人民为

了纪念苏东坡，将丰湖正式改名为西湖，并将湖中长桥称作“苏公堤”，“苏堤玩月”遂成为惠州一景。

清朝诗人丘逢甲有诗咏道：“东坡到处有西湖，老尚湖堤遣姓苏。不是湖光胜杭颍，那教留冢葬名姝！”[2]

（《西湖吊朝云墓四首》其一）

苏轼的诗歌中，除了上述杭州、颍州、惠州西湖外，还歌咏了两处西湖。一处是许州（今河南许昌）

西湖。其创作于嘉祐五年（1060）的《许州西湖》诗首先追忆宋庠当年开凿西湖的情状，接着描写西湖

疏浚完成后的盛况：“游人坌已集，挈榼三且两。醉客卧道旁，扶起尚偃仰。池台信宏丽，贵与民同

赏。”然而诗人于此喧嚣热闹之中，却转而哀叹五谷不登，同情民有饥色：“但恐城市欢，不知田野怆。

颍川七不登，野气长苍莽。”最后两句塑造了独立西湖、抚今追昔的诗人形象：“谁知万里客，湖上独长

想”，流露出冷静深刻的悯农思想。另外一处是汝州（今属河南）西湖。元祐二年（1087），时任翰林学

士、知制诰的苏轼创作《上韩持国》诗，呈送官拜门下侍郎的韩维（字持国）。诗作最后有云：“吾侪小人

但饱饭，不有君子何能国。西湖醉卧春水船，如何为人作丰年。”据《名胜志》所载：“汝阳县城西有湖，

曰西湖。旧传颍、许、陈、蔡接壤之地，皆有西湖。则先生诗中之西湖，当指汝州也。”[3]

苏轼的一生游历了各地西湖，并且与之结下了不解之缘。他歌咏西湖，西湖也成为了他不同人生

阶段的精神写照。相对于高山大漠的雄浑苍茫、江河海洋的汹涌澎湃，苏轼笔下的西湖歌咏富有灵秀

雅韵，显得格外恬静、温润，在其坎坷波折的人生旅途中，不失为一个慰藉灵魂、滋养心田的情感港

湾。这些诗歌既体现出为民造福的儒者仁心，也展现了文人雅士吟赏山水的闲适趣味乃至归隐水云

之乡的精神追求，构成了“西湖之长”独具魅力的情感表现和意象体系，散发出引人入胜的风景之秀、

性情之真和艺术之美。

〔责任编辑：平 啸〕

[1]〔清〕厉鹗撰：《宋诗纪事》卷五一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，第1283页。

[2]〔清〕丘逢甲：《岭云海日楼诗钞》卷十三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。

[3]〔清〕冯应榴辑注：《苏轼诗集合注》卷二九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，第1467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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